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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程 地 圖
在變化萬千的現代社會中，行走天路的朝聖者常需要一份更新版的地圖，這份地圖建構在熟悉的地理上，卻能標示出最新的路

線變化，指引尋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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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族性看靈性操練

大
學時代，因參加學生團契，認識不同宗派的弟兄姊

妹，彼此實踐信仰的方式不同，有人主張要天天五點

起來讀經與背經，有人每個月上禱告山祈禱。對於「好基督

徒」的表現，也有不同衡量，有的注重言行舉止端莊，有的

追求樂意捨己助人的犧牲精神，或是時時活出喜樂的狀態。

我感到每種追求都很祝福人，只是身在不同的教會傳統，評

估靈性成長的方式焦點各有不同而已。

當時，我也參加許多機構與教會的信仰造就課程，羨慕

大家所敬佩的屬靈前輩，他們似乎有些特質，讓人感到與眾

不同。也常聽導師舉出教會歷史的例子和見證：宣教士如何

徹夜禱告產生靈命復興；哪些傳道經過禁禱，經歷了上帝神

不論是安靜靈修、默想，或

火熱敬拜、通霄禱告，不同

民族帶出不同的靈性操練

模式。在靈性追求同時，可

以考慮民族性與文化特質，

尋找切合的培育方式。

▎Photo by Isaac Benhesed on Unsplash



2020／ 11、12月號  49

奇地介入而扭轉危機。這些故事令人感動之餘，我

也試著分析他們的內心與行為，有何特殊之處。然

而，隱約之中，我卻感到他們所處的年代與環境與

我相距甚遠，他們被推崇的靈性敬虔表現，似乎不

太能原樣照搬到我的處境。

跨文化的教堂體會

旅居歐洲十年中，常有機會到東歐旅行，體會

歐洲不同歷史與宗教發展的多元風貌。此外，偶爾

也和先生開車到鄰近國家，體驗城市與鄉村、內陸

區域和沿海差異明顯的生活型態。而不同國家、地

區的文化所推崇的靈性敬虔，也常顯出層次上的不

同。這些經驗讓我領悟：在歷史與區域的分隔下，

教會呈現了豐富的信仰樣貌，而神的恩典以諸般的

方式臨到歷代人們的生命中。

有一次，我走進一間奧地利山區小教堂，見到

駝背的老伯伯，在星期六的黃昏把一盆小白花安放

在聖壇上。之後，他靜靜地坐在板凳上，望著前方

的蠟燭，黃昏的斜陽從窗縫射入，漂浮在空氣中的

微塵，在他頭上的餘光中飛舞，他灰白的頭髮散發

一種柔和的亮光。教堂的晚鐘在此刻響起，於是他

起身，深深鞠躬後，緩緩一跛一跛地走出教堂的木

門。坐在後面暗處角落的我，默默地被這單純的敬

虔打動。當我走出戶外，天色漸晚，望著遍野的小

白花，感到上帝在大自然與教堂內，紀念了老伯伯

的心意。

在比利時進修靈修學期間，發現比利時的古

老教堂和德國一樣，大多座落在市區老城的中心，

而彌撒聚會的氣氛多偏莊重。聚會前，多數人會提

早到教堂，獨自安靜一角。聚會講道不超過三十分

鐘，之間穿插不同的禱告與禮儀。會後，仍有不少

人跪在凳前的禱告墊，停留默思。週日教堂外面，

常常就是假期市集聚集地，走出教堂的家人與朋

友通常會多逗留一會，欣賞小攤位的貨品，或在廣

場一起喝飲料、用餐。教堂的崇拜時間與市區的假

日社交生活連接在一起。歐洲的教堂通常是參觀景

點，主日黃昏，有許多遊客會到教堂小憩，點上一

根蠟燭，欣賞教堂中的風琴演奏，讓心靈在吵雜的

商業區找到一處神聖空間。一千多年來，歐洲許多

教堂仍矗立在城市中心，以未曾間斷的鐘聲，呼喚

民眾到此敬拜，也打開一扇門，接待懷著不同期待

走進的過客。

每當遇到宗教節期慶典時期，教堂外的廣場

更成了民眾的歡慶處，教堂內精心安排的聖樂與聖

禮，在四季的循環中，與教堂外的慶典互相連結，

於公共空間見證她獨特身分與服務。在春夏秋冬的

運轉中，教堂變成市民心中一種象徵，她代表著上

帝繼續同在與恩典流露之處，承載許多靈魂的朝聖

之旅。許多歐洲國家的信徒，是在自身的歷史與文

化中體會信仰的傳承，在社群生活中產生對信仰的

多層次理解。雖然在歐洲的信仰傳統中，較少聽到

「廣傳福音、為他人得救悔改、努力建造天國」的

禱告，但從教會群體的語言和行動可知，教會的存

在與服務鄰舍、關愛大地、祝福家園是分不開的。

從民族性看靈性成長

因為旅居歐洲與研究靈修學，我的視野逐漸擴

展，除了留意不同的靈修傳統，如何影響教會群體

在實踐信仰的差異，也思考到不同國家的文化如何

影響教會的實踐。廣義而言，文化包括族群整體的

生活方式，涵蓋風俗習慣、行為規範、語言文字、

教育、文學藝術、音樂、道德態度、宗教實踐，及

價值觀念的複雜組合體系；文化體系是有機體，會

隨著時空而產生動態的變化。不同國家或區域的文

化，常在歷史不同時期呈現變化的現象，而生活在

其中不同年代的人，也置身於這些現象與特徵在歷

史中的延續與創造。

民族性又可稱之為民族性格， 1若按照翻譯

也可以稱之為「國民性格」。在十九世紀晚期與

二十世紀早期，這個領域的研究興起，與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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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度的分支研究發展有關，2我寫論文時，民

族學（Ethnology）的研究特別影響我在實踐神學

（Practical Theology）的思考，從種族與國家群體的

歷史與文化的角度，以對比反思的方式，重新評價

我們對於不同種族與階層劃分的分類法。我認為，

民族性格是由一個民族共同的歷史與文化，薰陶而

成穩定的精神特質與行為特徵之總和，有其傳統的

傳承特性，也隨著時代與環境轉變而變遷。在某一

程度上，民族性格的形成，與該民族文化有內在的

聯繫，因此，一個國家的文化變遷也會塑造民族性

的動態改變。3

近年在香港，民族性的研究仍屬開發中的領

域，有些大學更進一步為中國人開發本土的心理測

試，希望能研發屬於中國人個性量表，例如香港中

文大學心理學系張妙清教授及其團隊研發的「跨文

化個性測量表」（CPAI），被視為首個貢獻超越西

方測量方法的非西方個性測試。量表結合了文化特

殊性（emic）和文化普適性（etic）的項目，測量

不同文化的人格特徵。4這些研究成果提醒我，如

何更宏觀地解讀不同族群的特質與特徵，同時要敏

銳察覺不同區域的華人適用的靈性成長方式，並不

盡相同。

民族性與靈性操練

從靈性操練的角度而言，有些操練對某種文化

的民族性或許有獨特的果效，如：感到聖靈充滿或

基督的同在，領受異象或特別使命，帶出傳福音或

宣教的火熱。這些都是神所賜的寶貴恩典。然而，

若只顧模仿他人特殊的方式及追求果效，反而會忽

略不同的教會群體特質，可以經歷神不同的恩典。

我認為「靈性」或「靈命」（spirituality），

可以指一個人因相信耶穌基督的福音而有的新生

命。這新生命藉著聖靈的更新，使人得以日漸脫

離自我中心，經歷轉化（transformation）而成長

肖似基督，並在他╱她的生活、服事與工作中，

因著感悟三一上帝的呼召，積極地回應與敬拜

祂，發揮作光作鹽的見證，活出在基督裡的新人

性（humanity），並參與祂國度、展現召命。5整全

（integral）的靈性觀所涵括的，不只是內在、個人

和當下的向度，也包括群體性、社會性與末世性的

多向度（multi-dimensionality）。因此靈性操練注重

的是整體生命的成長，而不是一套有效或不變的操

練模式。

許多有心的靈命培育者，有時期待運用他人有

效的方法、容易學習的步驟幫助人成長，也積極地

鼓勵弟兄姐妹，嘗試不同的靈性突破方式。這些努

力容易帶給學習者可依據的方向與框架，但有時也

會造成初學者只學到外在模式，卻沒有深刻的內在

經歷。這些情況常來自許多因素，其中應當考量對

其他民族有果效的靈性操練方式，不一定全都適合

自己所在文化的教會，教會整體的特質因著與其他

國家的民族不同，一些信仰表達形式或儀式，也不

能全然照搬而實踐。

以近十年教會對敬拜模式的討論為例，許多

人效法韓國教會的通宵禱告，或是向大型聚會中群

體高聲歡呼敬拜看齊，期待能帶動會眾進入聖靈裡

火熱敬拜。但其實敬拜注重的不只在於方式，而是

在於神學的深度，例如，教會間不時出現「舊曲新

唱」，傳統聖詩的歌詞蘊藏著豐富的神學觀，教會

可藉此教導及提升信徒的靈性，進入發自內心的敬

拜，即便是年輕人也可以被傳統詩歌吸引。也有教

會傳道提出，若能研究當地的文化與民族性，結合

福音，便能促使各族各民用他們獨一無二的精采文

化去認識和敬拜上帝。每個族群若能各自按固有的

民族特質和獨特的文化特色敬拜，反而能展現神多

元豐富的恩典。6 因此，靈性操練需要強化的，不

只是形式上的改變，而是要深化背後所傳達的神

學、理解整全的靈命成長。我認為各區域的華人，

可以在考慮民族性的適用性下，尋找切合自身特質

的培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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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與當代靈性議題

隨著疫情擴散到歐美，不少觀察者指出，過去

西方國家引以為傲的「自主權、尊重個人意願、個

人自由」等特色，在疫情的衝擊下，顯出其民族特

性中「不夠自律、重視個人自在生活」的一面，這

種態度也間接促成疫情蔓延。反觀亞洲許多國家的

人民，為了防疫則顯出民眾高度自律、民間互相督

促的努力。7 這提醒我們，從民族性思考當代的靈

性問題時，要反思個人主義的過度發展是否強化人

性自我中心的議題。另外，疫情也把不同國家的脆

弱暴露出來，包括醫療制度的不健全、政治問題的

嚴重化、邊緣團體被忽略、資源的分配不均。許多

媒體與宗教人士提出，比病毒更可怕的反而是人們

為了自保而犧牲他人，不認錯的傲慢與欺騙，災難

中的掠奪與侵略。

民族性的研究要正視人性與社會性的邪惡，反

省自己民族的人觀與民族性的弱點和灰暗處，將靈

性轉化聚焦回到基督的福音，在神學反思的基礎上

提出新的洞見與出路，也在民族性的更新上貢獻人

性論的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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